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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 剑胆兵心
母亲生于1937年8月，

娘家是桓台县索镇孟家村
人，和父亲一样，也是贫苦家
庭出身。姥爷家很穷，母亲
九岁时才上一年级，因为家
里实在供不起，上了一年就
辍学了。当时我的三姥爷在
村里开了一家豆腐坊，日子
还算宽裕，他可怜母亲，主动
出钱供母亲继续上学，让母
亲读到了小学四年级。当
时，村里一个女孩子能上几
年学，也是很少见的。

新中国成立后，因母亲
为人豁达善良、踏实能干，十
五六岁就在乡里任团委书
记，各方面表现非常优异。
1956年5月，母亲被推荐到
桓台县手工业管理局录用为
国家干部。1958年5月，县
里又安排调至山东索镇酒厂
（现山东黄河龙集团），历任
车间主任、厂女工委员会主
任、工会副主席等职务。

和大多数中国女人一
样，母亲忠贞、贤淑和勤劳。
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外当兵，
奶奶身体不好，经常住院，母
亲从来不耽误工作，一边照

料奶奶，一边还要照顾我们
兄妹三人，到了麦收、秋收季
节，还要回乡下奶奶家、姥姥
家干农活，她从城里一名机
关干部，变成一个农村妇女，
挑水、抬粪、锄地、拉犁，什么
农活都豁出命来干，劳累程
度可想而知。

母亲很早就在乡里、村
里工作，长期接受党的教育，
对党无限忠诚，无论是从事
农业生产劳动，还是在机关、
企业，她一直自觉地发挥着
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时时处处走在前面。

1975年，党号召计划生
育，那时做结扎手术是一件
非常可怕的事，但母亲二话
不说，主动站出来，带领厂里
几个党员和工人家属第一批
做了手术。从1980年开始，
母亲又兼任厂女工委员会和
调解委员会主任，白天在车
间忙碌，晚上无论是刮风下
雨还是大雪封门，厂里的女
职工谁家有困难，谁家两口
子有矛盾，母亲都义无反顾
地上门慰问、看望和调解，深
受全厂职工及家属们的爱
戴。因此，母亲年年被评为
厂级劳动模范，1985年至
1988年，连续4年被评为桓
台县优秀共产党员，1987年
被省总工会评为全省工会积
极分子，1990年被市委、市政
府授予淄博市优秀共产党员
荣誉称号，并荣立二等功。
2021年7月，母亲获颁金灿
灿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
知父母。母亲对我们兄妹三
人要求很严，从小我们就养
成了帮大人干活的习惯。在
老家，哥哥挑水、打扫猪圈，
姐姐洗衣做饭忙家务，我就
去田地里挖野菜拾猪草。那
个时候家里生活困难，基本
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

补补再三年”。家里孩子多，
老大穿新的，老大穿小了，老
二穿，老二穿小了老三穿，我
行三，肯定是穿哥哥、姐姐剩
下的衣服。好不容易盼到过
年想穿件新衣服，也是母亲
扯了布一针一线缝制的。有
时候半夜醒来，看见母亲还
在缝补衣服。

儿女对母亲的爱是溪
流，但母亲对我们的爱却是
海洋。我小时候体质弱，由
于营养不良，几次在学校晕
倒。每次发病，母亲成宿不
睡觉，陪在我身边，按时给我
打针吃药，实在不行，和哥哥
一起用自行车推我去医院。
秋冬天气多变，母亲怕我感
冒，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下雪，
只要天气突然变化，母亲准
能出现在我的面前，把雨衣
或者棉衣披到我的身上。有
时候别人问，你母亲长啥样
啊，我自豪地说：“天底下所
有的好女人和女人所有的
好，加在一起放大十倍，那就
是我的母亲。”

母亲文化水平不高，工
作中没少吃缺文化的亏，所
以非常重视我们兄妹三人的
文化教育。时光如梭，白驹
过隙。1983年我念完初中不
想上学了，想去工厂当工人，
母亲坚决不同意，硬逼着我
继续念完了高中。1987年高
考，我如愿被济南一所大学
录取。大学毕业，我先后在
县直、市直部门工作，其中4
次主动要求到3个区县的农
村任驻村工作队员、“第一书
记”、乡村振兴服务队队长。
2019年8月，受组织委派，我
来到位于博山区最南边的大
山里，一个软弱涣散村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我在村任职时，母亲亲也也同同样样
记记挂挂着着村村里里的的老老人人和和脱脱贫贫的的
困困难难家家庭庭。。她她从从退退休休金金中中拿拿

出出33000000元元，，不不顾顾天天气气炎炎热热，，
从从桓桓台台驱驱车车220000里里路路，，到到村村里里
看看望望了了8800岁岁以以上上的的老老人人。。
22002211年年88月月，，我我任任期期届届满满离离
开开村村子子时时，，一一位位村村里里的的老老党党
员员紧紧紧紧拉拉着着我我的的手手，，动动情情地地
说说：：““群群众众会会记记得得，，干干部部会会记记
得得，，这这里里的的满满目目青青山山更更会会记记
得得你你对对我我们们村村的的付付出出和和奉奉
献献。。””

母亲年轻时受过太多的
累，退休后总算过上了安逸
的生活。如今，母亲已86岁
高龄，原来乌黑的头发已经
泛满了霜花，花白的头发我
怎么拔，也敌不过它们的疯
长。如果发丝能够互换，我
愿用我的青丝换取母亲的白
发，让她年轻的容颜永驻。

总有一些记忆，不随年
轮老去。老舍先生在回忆母
亲时写道：“人，即使活到八
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
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
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
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
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是啊，
母亲是我们的根，所以人活
100岁，也想有个娘。我们真
是希望母亲长生不老，当然，
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到
的只是在她的有生之年，多
多地奉献我们的孝敬之
心吧。

母亲，就是那只为了儿女，一辈子没有停歇、无处停歇，也不肯停歇的无脚鸟。母爱似水，
水般温柔。母亲是一首散文诗，诗未曾写完，泪水已将字迹浸泡，模糊不清。

——— 题记

作者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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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忠厚
“饥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

饱；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
明……”流沙河在诗歌《理想》中
如是说。

小时候，我的最大理想是当
一名售货员，还得是卖糖块的售
货员，觉得这样便能天天吃到
糖了。

上了小学，邻居到我家串
门，常调侃说：“你可别让锄钩子
生锈啊！”我知道这是“激将法”，
暗想：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让“锄
钩子”锈蚀掉！

整队放学时，老师喊到名字
的同学到办公室领取信件，我多
么希望自己也有外地的亲戚啊，
这样就能收到信了！

进入中学，看到班内几名同
学有整套的《数理化自学丛书》，
心中着实羡慕。他们可以在书
上写写画画，可以练习别人没见
过的题目。特别是瞧见老师竟
然也有这套书时，我更是眼热，
期盼着什么时候自己才能拥有
一套这样的参考书。

高中时，把老师的一句“玩”
“晚”“完”拿来当作自己的座右
铭，平时“少玩”“不玩”，鞭策自
己朝着理想中的目标努力进发。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
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我是一
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飞
也飞不高……”那时的我时常哼
起歌曲《小草》和《我是一只小小
鸟》。

虽然觉得自己好渺小，渺小
得像“一棵小草”“一只小小鸟”，
可我不敢放弃成长，一直在寻觅

“一个温暖的怀抱”。
我想起了自己的“诗与远

方”：当一名“无冕之王”，四处
采访；做一个考古学家，古今
探索……“但理想有时候又是
海天相吻的弧线，可望不可
即”。如今，我成了一名祖国
百花园中的园丁，辛勤浇灌，
耕耘不辍，唯愿春色满园、秋
果丰硕。

我那别样的理想

□ 张修东
井架高耸，钢轨绵延。

矿井产出的煤，仅靠汽车、拖
拉机是不能满足运输需求
的。所以，矿工作业到哪里，
铁轨就延伸到哪里；哪里有
煤，轨道就通到哪里。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
工作那会儿，对于一座年产
近百万吨的矿井来说，火车
是运煤的主力军。被一列列
运煤车碾压、闪烁着日月光
辉的几条轨道，就在办公楼
不远处，有时上下班就能碰
到火车轰鸣着来拉煤。

听岳父说，他们那一代
人从淄博矿务局双山煤矿整
体迁移时，是沿着运煤那条
铁路一路步行来到矿上的，
当年创业艰辛可想而知。

那是附近一个在地图上
也查不到的客运小站。随着
矿井达产和生产规模逐步扩
大，矿工数量增加，这座客运

小小站站成成了了人人们们外外出出的的主主要要交交
通通站站点点。。那那时时，，去去一一趟趟泰泰安安
城城购购物物，，早早出出暮暮归归，，时时间间恰恰到到
好好处处，，来来回回坐坐火火车车，，即即便便买买再再
多多再再大大的的家家什什，，也也不不觉觉得得累累。。

亲亲身身经经历历过过的的事事，，记记得得
最最清清楚楚最最牢牢靠靠。。上上世世纪纪9900年年
代代初初，，在在矿矿长长办办公公室室做做秘秘书书
的的我我找找到到了了心心爱爱的的人人。。我我和和
妻妻子子商商议议，，想想来来一一次次说说走走就就
走走的的旅旅程程——— 旅旅行行结结婚婚，，家家
人人也也非非常常支支持持。。

结结婚婚那那天天，，天天清清气气朗朗，，弟弟
弟弟护护送送我我俩俩赶赶往往客客运运小小站站。。
趁趁着着早早起起大大街街上上人人少少车车稀稀，，我我
俩俩偷偷偷偷地地牵牵着着手手，，温温馨馨又又甜甜
蜜蜜。。售售票票厅厅里里，，一一位位认认识识的的工工
友友 打打 着着
招招呼呼：：““旅旅
行行 结结 婚婚
啊啊，，祝祝你你
们们 新新 婚婚
快快乐乐！！””我我
和和 妻妻 子子

麻麻利利地地掏掏出出喜喜糖糖递递了了过过去去。。““咱咱
也也沾沾沾沾喜喜气气！！””工工友友笑笑开开了了花花。。
客客运运小小站站记记录录下下了了我我们们生生活活
中中的的点点点点滴滴滴滴。。我我们们从从铺铺满满
朝朝阳阳的的小小站站始始发发，，回回程程时时在在
小小站站璀璀璨璨的的晚晚霞霞中中落落脚脚。。

多多年年以以后后，，忽忽而而有有一一天天，，
客客运运小小站站依依旧旧在在，，绿绿皮皮火火车车
却却停停运运不不见见了了踪踪影影。。每每每每散散
步步至至此此，，沿沿着着钢钢轨轨石石子子下下面面
的的羊羊肠肠小小道道漫漫无无目目的的地地走走
着着，，心心里里总总是是惆惆怅怅不不已已。。

失失去去了了烟烟火火气气的的客客运运小小
站站，，孤孤零零零零地地盘盘踞踞在在坡坡上上，，像像
一一个个孤孤独独又又沧沧桑桑的的老老矿矿工工。。
没没有有人人烟烟的的客客运运小小站站，，平平日日

很很少少有有人人光光顾顾，，失失去去了了往往日日
的的生生机机。。我我知知道道，，我我心心中中的的
那那个个小小站站已已经经走走远远…………

这这天天，，我我伫伫立立站站前前，，回回忆忆
中中，，我我和和妻妻子子整整装装待待发发，，正正在在
等等待待那那趟趟绿绿皮皮火火车车，，去去一一个个
我我们们想想去去的的地地方方呢呢。。

走远的客运小站

岁岁月月不不是是偷偷走走
母母亲亲青青春春的的小小偷偷，，我我
才才是是。。那那剪剪不不断断的的
脐脐带带，，还还有有年年少少轻轻狂狂
怒怒摔摔的的门门，，我我用用一一生生
在在跟跟母母亲亲说说再再见见，，但但
母母亲亲却却用用一一生生跟跟我我
说说，，路路上上小小心心…………

——— 后后记记


